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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得把它给扔了。”坐在车厢角落里的那个男人突然打

破了沉寂说道。

辛奇克里夫先生抬起头来，他没有听清楚。他一直沉浸

在欣赏那顶学院帽的狂喜之中，这顶学院帽用一根绳子拴在

他手提旅行箱的提手上。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无疑向人

显示他新近谋得了一个教学职位。他陶醉其中，做着黄粱美

梦。这也难怪，辛奇克里夫先生刚刚被伦敦大学录取，正准

备去霍姆伍德语法学校做初级助教，这可是个让人羡慕的职

位。他用眼扫过车厢，最后把目光定在了他的旅伴身上。

“为什么不把它给扔了呢？”这个人说道，“把它扔了得

了！我看这没什么不好！”

此人身材高挑，肤色较黑，有晒斑，面色苍白。他双臂

紧紧地抱在胸前，双脚放在他前面的座位上。他捋着他那稀

疏的黑胡子，死死地盯着脚尖看。

“为什么不把它扔了呢？”他说。

辛奇克里夫先生咳嗽了几声。

这位陌 这双暗灰色的眼睛充满了好奇生人抬起眼来

的神情。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辛奇克里夫先生大约足足有一分

钟的时间。渐渐地他表现出对辛奇克里夫先生感兴趣的样子。

“是的，”他慢条斯理地说“。为什么不呢？把这事儿了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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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算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懂您在说些什么。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说，

他又咳了一声。

“您不懂我在说什么？”这位陌生人机械地说道，他那双

奇怪的眼睛从辛奇克里夫先生身上溜到他的旅行箱上 辛

奇克里夫先生有意把帽子拴在上面来炫耀自己，然后他的目

光又回到了辛奇克里夫先生毛茸茸的脸上。

“你知道你说话太唐突了。”辛奇克里夫先生道歉说。

“我为什么不该这样呢？”陌生人顺着他的思路说道“。您

是个学生吧？”他问辛奇克里夫先生。

“我是伦敦大学的，函授生。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自豪地回

答道，他无法抑制住自豪感，边说边局促不安地摸了摸领带。

“噢，是在学知识。”陌生人说，突然他把脚从座位上拿

下来，把拳头放到膝盖上，两眼就盯着辛奇克里夫先生看，

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学生似的。“这就对了。”他说，同

时还伸出了一个食指。然后他站了起来，从衣帽钩上取下一

个包，把锁打开。他一言不发，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圆形的用

翼翼地把它打开来。他把东银纸裹着的东西，小 西拿出来

给辛奇克里夫先生看，原来是一个又小又光滑的金黄色水果。

辛奇克里夫先生看得目瞪口呆。他没有主动去接这个东

如果陌生人是想让他把这个西 水果拿住的话。

“这就是知善恶树之果。”这位古怪的陌生人慢悠悠地说，

“你瞧，它这么小，这么亮 我打算把知，精美无比。知识

识送给你。”

辛奇克里夫先生苦思冥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找到了一个理

由充分的解释：“这人肯定是疯了！”这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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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过，于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一清二楚了，这人分明

是一个想入非非的疯子。他把头朝一旁偏了一点。

“噢，原来是知善恶树之果！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说，他装

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看着这个苹果，然后又看了看这个

人。“可难道你自己不想吃吗？另外，你是怎么搞到这个苹果

的？”

“它从来不褪色。我是三个月前就搞到了。你瞧，它一直

就是那么光亮圆润，令人垂涎三尺。”他将手放到膝盖上，若

有所思地看着那个苹果。然后他用纸把它重新裹了起来，好

像又不准备把它送给别人了。

“可你是怎么搞到它的呢？”辛奇克里夫先生问道，他露

出了爱追根问底的天性。“你怎么知道它就是知善恶树之果

呢？”

“我是买来的，”这位陌生人 用一点说道“，三个月前

水和面包换来的。把苹果送给我的这个人 因为我救了他

的命 是亚美尼亚人。亚美尼亚！这可是个神奇之国，人

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，至今诺亚方舟还埋藏在阿勒山的冰川

中。当库尔德人追杀他们的时候，他和其他人一起逃到了山

里渺无人烟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根本不为常人所知。追杀之声

越来越近了，他们逃到了一个高高的山坡上，山坡位于几座

山峰之间，一片碧绿，上面长着一种像刀刃一般锋利的草，

谁想在草丛里走就毫不留情地划伤谁。库尔德人越来越近了，

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往草丛里走。最为糟糕的是，他们付出

血的代价才开辟出来的小路让追杀他们的库尔德人占了便宜。

除了这个亚美尼亚人和另一个人外，其余逃亡者被赶尽杀绝。

朋友们的惨叫声不绝于耳，他还听到追杀者们四周的草在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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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作响。这些草比人还要高。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喊了一

声，接着有人响应。他马上停下身来，四下里静悄悄地。他

感到迷惑不解，又接着往前跑，不顾身上被划得鲜血直流。

直到他跑出草地，来到一个悬崖下颇为陡峭的岩石山坡上，

他这才发觉那片草地已经是一片火海了，升起的黑烟像是一

个面罩，将他和追敌分隔了开来。”

陌生人停了下来。“后来呢？”辛奇克里夫先生问道，“后

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就在那儿，浑身衣服都被那像刀刃一般的草划成了碎

片，浑身鲜血淋漓。岩石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

芒 天空是一片黄色，烟向他这边飘来。他不敢在那里停

留。他倒不是怕死，而是怕酷刑折磨！他远远听到烟那边传

来呼喊声和哭叫声。女人们在尖叫。他从岩石中的一个峡谷

爬了上去 周围全都是干枯的草丛，枝枝蔓蔓向外伸出来，

就像是从叶子里长出的刺一样。他爬过一个山顶，然后藏了

起来。就在那时他撞到了那位幸免于难的同伴，他是个牧羊

人。他们合计了一下，认为寒冷、饥饿和干渴同库尔德人比

根本不算什么，于是便冒着冰雪接着向山顶进发了。他们就

这样走了整整三天。

“第三天出现了幻象。我想饥肠辘辘的人是会经常看到幻

象的，但这个苹果就是那时出现的。”他把裹成一团的包裹拿

了起来。“我从其他对这个传说有所耳闻的山民那里也曾听说

过这个东西。那时已经是晚上了，天上的星星渐渐多了起来

他们从一个光溜溜的岩石山坡上下到了一个宽阔的黑洞洞的

峡谷里，峡谷到处都长着奇形怪状的树木，树上长着像萤火

虫团一样的小球，一簇簇的，发着黄光，让人觉得怪兮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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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突然间峡谷亮了起来，远处有一团金黄色的火焰慢慢地

斜穿过峡谷，使得那些矮小树丛显得一片漆黑，把他们四周

的山坡和他们自己的影子照成了耀眼的金色。看到这种情形，

加上他们知道山里的传说，他们便立即意识到他们看见的是

伊甸园，要不就是伊甸园的卫兵，于是他们便趴在地上装死。

“当 下去，然后光他们壮着胆子再看时，峡谷一度曾暗

团又来了，这一回像是一个燃烧着的琥珀。

“一看到这种情形，牧羊人跳了起来，大喊一声，朝那光

团跑去，但另外这个人不敢跟他去。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，

惊奇不已，万分恐惧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伴朝那团运动着

的火焰跑去。就在牧羊人还没开始跑的时候响起了一个像打

雷似的声音，有看不见的翅膀扑腾着从峡谷那边急速赶来，

这让他们感到万分恐惧。这时给我禁果的那个人掉过头来

仿佛他还能逃掉似的。他赶紧朝山坡上跑去，那团火焰

在后面追着，跑着跑着他被一堆矮树丛绊倒了，一个成熟的

果实从上面掉了下来，就是这个苹果。紧接着，翅膀和雷声

便从他身上一掠而过。他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当他苏醒过

来时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他们村子的废墟之中，村子已经是一

片焦土了。我和其他人正在照顾受伤的人。是幻觉吗？但他

手里分明还握着那树上结的金黄色果实的呀。当时那 也有

其他人知道这个传说，知道那个果实可能是什么东西。”他顿

了顿。“就是这样的了。”他说道。

在苏塞克斯铁路上的三等厢里居然还能听到这样一个特

别离奇的故事。似乎真实事物只是虚幻事物的面罩而已，而

辛奇克里夫先生还在穷追不舍。“就是这样的吗？”辛奇克里

夫先生问道，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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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传说花园里那些长得不高的树丛是由亚当和夏娃被逐出

伊甸园时亚当手里拿着的那个苹果长出来的。亚当感到手里

有什么东西，一看原来是个吃了一半的苹果，便气急败坏地

把它扔到了一边。树就在那里长了起来，就在那个渺无人烟

的峡谷里，峡谷四周都是常年不化的积雪。”

“但我原想这些都是⋯⋯”辛奇克里夫先生顿了顿，“无

稽之谈 要么 ⋯”是寓言。你是想告诉我，在亚美尼亚

陌生人把拿着苹果的手摊开，算是回答了辛奇克里夫先

生没有说完的问题。

“但你并不知道这就是知善恶树上的果实。”辛奇克里夫

先生说，“那个人看到的也许是某种海市蜃楼，比方说。假如

“你看看它。”陌生人说。

辛奇克里夫先生发现这是个看起来确实很怪的球状物，

其实并不是苹果，发出一种奇怪的金黄色光，似乎光是被塞

到它里面的一样。看着看着，他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山里那

个渺无人烟的峡谷了，看到了护门剑，还看到了他刚刚听过

的故事里的那些奇怪的古董。他用手揉了揉眼睛。“可是，”

陌生人说，“它就一直保持这样已经有三个月了，光滑，饱

满。比它的果龄还要长几天。没有变干，没有变蔫，没有腐

烂。”

“那你是真的相信⋯⋯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说。

“这就是禁果。”

这人言行举止端庄，神志清醒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“是知

善恶树之果。”他说。

“这真的是知善恶树之果？”辛奇克里夫先生停了会儿后



第 7 页

说，他仍然还在盯着那东西看。他说：“但据我所知不是这么

回事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是说，亚当和夏娃已经把它给吃了。”

“我们继承的是他们的罪过 不是他们的知识。”陌生

人说，“这样一切就都清楚了。我们应当把所有事物的里里外

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把任何事情的奥妙都弄得明明白白⋯⋯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吃它呢？”辛奇克里夫先生灵机一动，问

道。

“我拿它来原本就是想把它吃了。”陌生人说“，人类已经

堕落了。再吃一次也不会⋯⋯”

“知识就是力量。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说。

几乎是你年纪的两“但知识是幸福吗？我比你年纪大

倍。我曾多次把这东西拿在手中，每当我一想到我什么都会

知道时，一切会都明明了了时，我就无法下决心吃了

它。 假如世界上所有事情一下子都变得清清楚楚了？”

“我认为总的说来这倒还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”辛奇克里

夫先生说。

“假如你看清了你周围每个人的思想，得知他们最为隐蔽

的秘密，而这些人是你所爱的人，并且你也很珍惜他们的

爱？”

“那你就能马上认出哪些人是骗子的。”辛奇克里夫先生

说，这个念头让他吃惊不小。

“更糟糕的是你会认清你自己，彻头彻尾地认清你自己。

以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自己。所有欲望缺点和以前你不敢干

的事，一点也不留情。”

“认识了解自己，这倒是个相当不错的事。”

“你还年轻。”陌生人说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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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你不想吃，而这又让你很为难，那你干嘛不把它扔

了？”

“看看，你又不了解我了不是。在我看来，怎么会有人把

这么一个东西给扔掉呢？它发着光，精美绝伦。一旦 看到它

便会爱不释手的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把它送给别人！把它送给

渴望知识的人，一个不怕真正认识了解自己的人⋯⋯”

“这个果实可能有毒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若有所思地说。

就在那时他不经意看到了一个静止不动的东西，那是车

窗外的一块白色木板的一个 他角，上面有几个黑色的字母

看见 面写着“ 姆伍德”。他吓了一大跳“。天哪！”辛奇

克里夫先生喊道，“到霍姆伍德了！”现实把那些一直盘踞在

他脑海中的古怪想法都驱散了。

过了一会儿他打开了车厢门，手里提着旅行箱。列车员

已经在挥动绿旗了。辛奇克里夫先生跳了下去。“哎，这儿！”

有人在他后面喊道。他发现陌生人的那双黑眼闪着光，把手

从开着的车门里伸了出来，手面上就是那个金黄色的果实，

那么光亮，没有用纸裹着。他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，这时火

车已经开动了。

“不！”陌生人大声喊道，伸出手去抓了一把，仿佛想把

它抢回来似的。

“站到一边去。”一个乡下的行李搬运工喊道，他冲上前

去把车厢门关上了。陌生人还在喊，头和胳膊伸在窗外，一

副神情激动的样子，但喊些什么辛奇克里夫先生就听不清楚

了，然后一座桥的阴影遮住了他，转眼间就看不见他人了。

辛奇克里夫先生站在那儿，惊奇万分，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

节车厢的尾部拐了个弯，渐渐看不见了，他手里还拿着那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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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妙的果实。有一会儿他的脑子里一片糊涂，然后他发觉站

台上有两三个人在好奇地看着他。他不是第一次露面的语法

学校的新校长吗？他这才意识到，这几个人恐怕还以为他手

里拿的是小孩用来当点心吃的橘子。想到这一点他脸红了，

连忙把它塞到侧兜里，侧兜便鼓了起来，非常难看。但他也

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朝他们走去，笨拙地想隐藏住他的窘态，

他问他们去语法学校怎么走，怎么把摞在站台上的旅行箱和

两个马口铁箱运回去。这是讲给同伴听的故事中最为稀奇古

怪的了。

他发现雇个手推车拉行李花六便士就行了，他可以在前

面走。他感到他们的话语中带着一股讽刺的味道。兜里塞那

么个玩意儿让别人看起来肯定非常难看，这一点他很清楚，

这让他感到很不自在。

火车上那人那副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好生奇怪，他讲的

故事叫人迷惑不解，这一度曾打断了辛奇克里夫先生的思绪。

它就像一团迷雾把他眼下迫切的问题给遮住了。就像火一样

来来去去！他的新职位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会给霍姆伍德的

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？尤其是会给学校里的人留下什么样

的印象呢？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了，又让他发起愁来，这

时他还没有离开车站，他把脑子清了清。硬把一个柔软金黄

不过三英寸见方的水果塞到一个敏感的小伙子身上，而此时

偏偏是他穿得最体面的时候，这确实让人够受的。这个水果

在他黑夹克的兜里鼓了出来，非常难看，完全破坏了衣服的

线条。当他路过一个穿着黑衣的老太太时，他感到她立即就

把目光投向了他身上鼓起的地方。他一只手上戴着手套，一

只手里拿着另一只手套和文明棍，因此他没法空出手来拿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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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水果。等他来到往城里去的路上，正巧没什么人，他便

把那个烦人的东西从兜里掏了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到帽子里试

了试。结果帽子太小了，一下子就鼓得老大。就在他准备把

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一个屠夫的儿子从拐角里跑了过来。

“该死的！”辛奇克里夫先生骂道。

他几乎就想在那儿把它给吃了算了，也好变得全知全能，

但进城的时候吃着个多汁的 这水果看上去肯定傻乎乎的

个果实摸起来确实水分很多。如果有个孩子过来看到他这副

模样，那他以后就很难管住这些孩子了。果汁可能会把他的

脸搞得黏糊糊的，还会把袖 也有可能子上弄得到处都是

果汁像柠檬汁一样着色力极强，会把他的衣服搞得五颜六色

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从小路的拐弯处走来两个人，兴高采烈的，

模样像是两个女孩，浑身沐浴在阳光之中。她们慢悠悠地向

城里走着，边走边聊 她们随时都会回头来看到她们后面

有一个满脸通红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发光的黄西红柿！她

们肯定会笑的。

“见鬼去吧！”辛奇克里夫先生说，他使劲把这个讨厌的

玩意儿扔到了路边果园的石头围墙那边。它从他的视线里消

失的时候，他感有若有所失，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会儿。

他把文明棍和手套拿好，昂首挺胸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从那两

个女孩身边走了过去。

但就在黑洞洞的夜里辛奇克里夫先生做了个梦，梦见了

峡谷、火剑、奇形怪状的树木，他这才明白他不屑一顾扔掉

的那玩意儿确实是知善恶树上的果实。他醒了过来，感到很

难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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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的时候他不再感到后悔了，可后来这种感觉又回来

骚扰他了，但在他高兴或忙碌的时候从来没有来过。最后，

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大约十一点的时候，这时整个霍姆

伍德万籁俱寂，他的悔恨感又来了，这回来得更加强烈，还

带有一种想去冒险的冲动。他从房子里溜了出来，翻过操场

的围墙，穿过寂静的城市，来到车站的小路上，翻进他曾把

苹果扔进去的那个果园。但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和一团团乱

糟糟的蒲公英丛里，哪里还有那个苹果的影子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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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 兰 花 开

买兰花总是有点投机的意味在里头。你能看见的只是一

块黑不溜秋的根茎，除此之外你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了，要

么是拍卖人的如簧巧舌，或者只能碰碰运气了，这就得看你

品位如何了。兰花可能是奄奄一息或是已经死了，也可能你

没有花冤枉钱，买到了实在货，也有可 因为这种事屡能

屡发生 哪位幸运的买主买到了某个新品种，一天天地看

着它慢慢地越长越旺盛，花瓣奇怪地卷着，或色彩越变越精

细，与环境的颜色惊人地一致，这令他欣喜若狂。绿色的花

蕾含苞待放时整株兰花便已显得楚楚动人了，这让他感到无

比自豪，他还可以从中渔利，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留名青史，

因为自然界的这个奇迹是需要有一个新的具体的名字的，还

有什么人能比发现者起的名字更为恰当合适呢？“约翰斯密斯

亚！”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名字呢。

也许是想有幸发现一个新品种，也许是因为他对其他任

威德伯恩经常参加这何事情都毫无兴趣，温特尔 些拍卖会。

他是一个害羞的人，性格孤僻，干不成什么事儿。他收入不

高，仅仅足以使他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，他也没有足够旺盛

的精力去找些有刺激的工作。他本来可以集邮、搜集硬币，

或是翻译贺罗斯的作品，装订书籍，说不定已经发现了几种

新的硅藻品种。可他偏偏种起了兰花，并且还有一个颇有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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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的小温室。

“我感到今天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在我身上。”他边喝咖啡

边说道。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，就跟他行动和思考一样。

“不要这么说！”他的房东说道。他们俩是远房表亲。因

为“会发生什么事儿”不过是一个委婉的说法，对她来说只

意味着一件事。

“你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是说什么坏事，其实我也不知

道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。”

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：“今天彼德家将要出售一批从印

度安达曼群岛和印度群岛搞来的兰花。我要去看看他们那儿

都有些什么。说不定我能买着好东西呢。我说的可能就是这

件事儿。”

他把杯子递了过去，又要了满满一杯咖啡。

“就是你那天跟我说起的那个可怜的年轻人搜集的东西

吗？”他表妹边给他倒咖啡边问道。

“没错。”他回答道。然后他吃着烤面包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儿，”过了一会儿他说，他开始

使劲地想，“我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许多事儿老是发生

在别人身上。哈维就是这样，就在上个星期，星期一他捡到

了六便士，星期四他养的鸡全都得了蹒跚病，星期五他的表

兄从澳大利亚来了，星期六他把脚踝扭伤了。和我相比，他

的这些事是多么有趣啊。”

“我倒情愿没有这种乐趣，”他的房东说“，这对你不可能

有什么好处。”

“我想这确实麻烦。但是你知道，我没出过任何事儿。从

孩提时代我就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意外，长大后我也从来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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恋爱过，没有结婚。我在想出点事会是种什么感觉，出点确

实不一般的事儿。那个搜集兰花的人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六岁

比我要年轻二十岁。他曾经结过两次婚，离过一次婚。

他得过四次疟疾，还摔断过一次大腿。他杀过一个马来人，

被涂过毒的标枪刺伤过。最后被丛林中的血吸虫夺去了生命。

这一切肯定非常令人不快，不过也确实让人觉得满有趣的

除了血吸虫之外。”

“我敢肯定这对他不是什么好事。”这位女子肯定地说道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然后威德伯恩看了看手表“。八点二十三分

了。我打算坐十一点四十五的火车去，时间还早。我想我就

现在天还挺暖和穿上我的羊骆毛夹克 ，戴上灰毡帽，穿

上棕鞋。我想⋯⋯”

他朝窗外扫了一眼，天空安详宁静，花园里阳光灿烂。

然后他又不安地朝她表妹脸上看了一眼。

“如果你去伦敦的话，我看你最好还是带上一把雨伞。”

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，“从去到回来这么长时间谁知道

会发生什么事儿呢。”

回来的时候他稍微有点儿兴奋。他买了点东西。他居然

这么快就下定决心买了下来，这倒确实罕见，不过他这回确

实这么做了。

“那儿有万带兰，”他说道“，还有一种温和一些。”他一

边喝着汤一边心满意足地欣赏着他买来的兰花。这些兰花放

在他面前一尘不染的桌布上。整个晚饭期间他都在慢条斯理

地东扯西拉，谈着这些兰花方方面面的情况。晚上他还会把

他以前所有的伦敦之行再讲一遍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他这样做

是为她找点乐子，对自己也是一种消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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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知道今天会有什么事儿。我不是把这些花都买来了

其中的一些，你知道，其中吗。我敢肯定，其中的一些

的一些会很棒的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但我确实感到非

常肯定，好像有人已经告诉我说其中的一些兰花会很棒似

的。”

“那一种，”他用手指着一个枯萎的根茎“，还没有人知道

叫什么。有可能是，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新品种。这是可怜的

巴顿搜集到的最后一个品种。”

“我不喜欢它的样子，”他的房东说“，形状太难看了。”

“在我眼里它就没有什么形状。”

“我不喜欢它那些长出来的根须。”他的房东说。

“明天我会把它移到一个花盆里的。”

“它看上去像是一个装死的蜘蛛。”房东说道。

威德伯恩笑了，他偏过头去仔细观察着根部。“这块东西

确实不中看。但你可不能从这些根茎干枯的外表来做出什么

结论。说不定会开出一朵非常美丽的兰花呢。明天我会很忙

的。今晚我必须想好究竟怎么处理这些东西，这样的话明天

我就可以开始动手干了。”

没过一会儿他又开始说了：“他们发现可怜的巴顿躺在一

片红树沼泽地里，死了，或是快死了 我记不起是怎么回

事了。身下压着我买的这些兰花中的一个。他得了一种当地

的发烧病，已经有好几天不舒服了，我想他是昏过去了。这

些红树沼泽是非常可怕的。他们说丛林血吸虫吸干了他身上

的每一滴血。也许就是为了得到这一种兰花他才丧了命。”

“我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
“男人必须工作而女人可以哭泣。”威德伯恩非常严肃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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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道。

“想一想在肮脏的沼泽地里痛苦地死去！想一想发了烧却

无药可吃，只能服用哥罗丁和奎宁 如果人孤立无援的话，

他们还能靠哥罗丁和奎宁活下来。想一想你周围除了可怕的

土著之外别无他人！他们说安达曼群岛上的人特别无耻

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是不会成为优秀的护士的，因为他们就没

有受过必要的培训。想一想吧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英格兰人

有兰花养！”

“我倒不认为这么做舒服，但有些人似乎乐此不疲，”威

德伯恩说，“不过，他那帮人中的土著人倒是够开化的，在他

的同事，一位鸟类学家从内地赶来之前，他们懂得照看好他

搜集的兰花，但是他们也搞不清楚这种兰花是什么品种，任

凭它枯萎了。这样反而使这些兰花更加有趣了。”

“这让人对它们感到恶心。我怀疑它们带有疟疾。想一想

吧，曾经有一个死尸横在那个难看的东西上。我以前从来没

有想到这一点。天哪！我宣布我再也吃不下一口饭了。”

“如果你乐意的话，我会把这些兰花从桌上拿走放到窗台

上的 放在那儿我也一样看得见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他真的在他那间蒸气腾腾的小温室里忙个

不停，折腾什么木炭啦，柚木块啦，苔藓啦，还有别的养兰

花的人需要的神秘玩意儿。他觉得自己过得极为充实。晚上

他会向朋友们谈起这些新品兰花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到说

他希望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。

在他的照料下，他的万带兰虽然死了一些，但那株奇怪

的兰花很快就开始露出一些生机。他高兴异常，忙拖了正在

做果酱的房东来看，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不少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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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花蕾，”他说“，不久这儿就会长出许多叶子来，这

儿长出来的那些小东西叫气生根。”

“我看它们像是从那个黑不溜秋的东西里伸出来的白色小

指头，”他的房东说“，我不喜欢这些玩意儿。”

“为什么不喜欢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它们看上去像是手指，老是想抓住你。我

没法控制自己的好恶。”

“我不是很有把握，但据我所知，没有别的什么兰花有那

样的小气根。你看，这些小气根的顶端有些平。”

“我对它们没什么兴趣。”他的房东说道，她突然颤抖起

来，转过了身去。“我知道我很蠢 我也没办法，可你居然

会这么喜欢这个东西。但我老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具死尸。”

“但这可能并不是那个品种。那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”

他的房东耸了耸肩。“我就是不喜欢它。”她说。

她对这株兰花的态度让威德伯恩感到一丝不快。不过每

当他想高谈阔论的时候，这并不影响他向她大谈特谈兰花，

尤其是不影响他谈这株兰花。

“兰花有不少奇怪的事，”一天他说道“，有不少令人惊奇

的事情。你知道，达尔文曾经研究过兰花是怎样受精的，他

说一朵普通兰花的整个结构造型是为了让蛾虫在兰花之间相

互传送花粉。似乎还有许多已知的兰花的花朵并不能像那样

被用来受精。比如说杓兰的一些品种就属于这一类。目前还

不知道有哪种昆虫可以给它们受精，有些品种从来没有被发

现过有种子。”

“但它们是怎么样繁殖的呢？”

“是靠长 茎植物和块茎，还有那种旁枝。这一点比较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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